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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小
山
久
子
小
姐
是
日
本
女
外
交
官
，
幾

年
前
在
港
工
作
，
已
調
回
東
京
日
本
外
務

省
中
國
科
任
職
。
小
山
普
通
話
說
得
純

正
，
沒
什
麼
口
音
。
與
她
探
討
中
日
關
係

問
題
，
她
的
觀
點
火
藥
味
十
足
，
可
以
頓

時
脫
去
日
本
女
性
的
溫
柔
。
小
山
回
國
前
，
曾
用

漂
亮
的
淺
藍
色
信
箋
給
香
港
朋
友
寫
了
一
封
告
別

信
，
感
謝
大
家﹁
公
或
私
的
大
力
支
持
和
幫

助﹂
。

與
小
山
交
談
很
愉
快
，
儘
管
雙
方
政
見
不
同
，

但
總
能
心
平
氣
和
去
討
論
，
甚
至
爭
論
，
全
無
網

上﹁
憤
青﹂
兵
戎
相
見
的
架
式
。
二○

一
二
年
八

月
香
港
保
釣
船﹁
啟
豐
二
號﹂
登
釣
島
後
，
我
們

在
銅
鑼
灣
一
家
日
本
餐
館
見
面
，
席
間
我
的
情
緒

有
點
激
動
，
小
山
笑
着
說
：﹁
尹
先
生
，
你
今
天

怎
麼
像
突
然
變
了
個
人
，
不
那
樣
溫
文
爾
雅

了
。﹂
我
答
：﹁
這
說
明
問
題
多
嚴
重
，
連
我
都

這
麼
激
動
，
一
般
中
國
人
就
可
想
而
知
了
！﹂

我
對
日
本
一
八
六
八
年
明
治
維
新
後
的
歷
史
感

興
趣
，
小
山
對
我
加
深
了
解
幫
助
很
大
。
一
次
，

與
她
討
論
日
本
為
甚
麼
要
唯
美
國
馬
首
是
瞻
，
小

山
圓
圓
的
臉
盤
笑
開
了
花
，
大
眼
睛
瞇
成
一
條
縫
：﹁
明
治

維
新
後
和
二
戰
以
前
，
日
本
一
直
追
隨
英
國
，
因
為
那
時
英

國
是
世
界
老
大
。
二
戰
後
，
美
國
成
為
老
大
，
所
以
我
們
又

追
隨
美
國
。
如
果
哪
天
中
國
成
了
老
大
，
我
們
一
定
會
追
隨

中
國
。﹂
外
交
官
說
話
大
多
謹
慎
，
話
到
嘴
邊
留
三
分
，
小

山
的
坦
率
讓
我
有
點
吃
驚
，
她
言
外
之
意
是﹁
中
國
能
成
老

大
嗎﹂
？

中
日
自
古
一
衣
帶
水
，
日
本
於
隋
唐
時
期
曾
多
次
派
遣
唐

使
向
中
國
取
經
。
明
治
維
新
後
，
日
本
奉
行﹁
脫
亞
入
歐﹂

國
策
，
非
但
瞧
不
起
昔
日
老
師
，
更
追
隨
英
法
等
西
方
列
強

瓜
分
中
國
，
甲
午
戰
爭
後
搶
佔
台
灣
及
其
附
屬
島
嶼
，
後
走

上
妄
圖
殖
民
全
中
國
、
殖
民
全
亞
洲
的
軍
國
主
義
道
路
，
直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天
皇﹁
玉
音﹂
宣
布
無
條
件
投

降
，
日
本
充
當
亞
洲﹁
救
世
主﹂
的
腳
步
才
嘎
然
終
止
。

今
年
是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一
百
四
十
六
年
周
年
，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
有
人
將
今
天
與
一
百
二
十
年
前
的
中

日
關
係
作
出
比
較
。
近
幾
年
西
方
一
些
學
者
預
測
，
到
二○

三○

年
中
國
將
超
過
美
國
，
成
為
世
界
經
濟﹁
一
哥﹂
。
那

時
，
若
與
老
朋
友
小
山
相
聚
，
我
一
定
會
喝
着
小
清
酒
問

她
：﹁
日
本
會
繼
續
追
隨﹃
二
哥﹄
美
國
，
還
是
準
備
再
變

一
變
？﹂

小山久子小姐

新
春
佳
節
，
忽
而
染
病
，
重
感
冒
也
，
渾
身

疲
累
，
頭
昏
昏
然
，
最
後
是
病
倒
床
頭
。
初
九
幾

日
，
更
是
奇
寒
疾
侵
，
不
得
不
擁
被
癱
臥
。

由
病
倒
床
頭
，
突
然
想
起
看
過
一
部
舊
書
：

︽
浪
漫
到
床
頭
︾
，
於
是
翻
身
而
起
，
披
大
衣
，

兩
手
冰
凍
，
在
書
齋
裡
翻
呀
翻
呀
，
卒
之
翻
出
來

了
。
重
臥
床
上
而
讀
，
果
然
趣
味
盎
然
。

所
謂﹁
浪
漫﹂
，
作
者
秋
笛
說
：

﹁
浪
漫
是
句
外
來
語
，
由
於
譯
得
高
明
，
故
能
雜

在
我
們
慣
用
的
語
文
中
，
渾
然
無
間
，
使
人
往
往
忘

掉
它
的
原
來
身
份
，
誤
認
為
中
土
語
文
來
用
。﹂

原
來
浪
漫
和
幽
默
一
樣
，
都
是
外
來
語
。
秋
笛

說
，
在
蘇
軾
詩
裡
，
也
有
浪
漫
一
詞
，﹁
然
當
有
異

於
今
人
之
所
謂
浪
漫
者
。﹂
在
蘇
軾
哪
首
詩
裡
有

﹁
浪
漫﹂
，
秋
笛
沒
說
，
病
癒
後
當
細
細
一
查
。
古

人
作
風
浪
漫
，
歷
朝
皆
有
。
如
晉
人
之
放
浪
形
骸
，

唐
人
之
詩
酒
風
流
，
秋
笛
的﹁
浪
漫﹂
，
卻
和
床
沾

上
了
邊
，
換
言
之
，
這
個﹁
浪
漫﹂
當
和
性
有
關
。

書
分
上
篇﹁
中
國
式
浪
漫﹂
，
下
篇﹁
床
頭
字

典﹂
，
俱
十
分
可
讀
。
在﹁
中
國
式
浪
漫﹂
中
講
中

國
式
接
吻
，
就
有
多
篇
，
引
經
據
典
，
十
分
精
彩
。

一
般
人
以
為
接
吻
是
外
來
的﹁
玩
意﹂
，
︽
辭

源
︾
的
解
釋
就
是
這
樣
，
即
是
中
國
沒
有
。
中
國
有
魯
迅
所
謂

﹁
國
罵﹂
的﹁
他
媽
的﹂
，
秋
笛
特
別
創
造
了
這
一
個
詞
：

﹁
國
吻﹂
。
中
國
不
叫﹁
接
吻﹂
︵kiss

︶
，
北
方
叫﹁
親

嘴﹂
、﹁
做
嘴﹂
。
英
人
靄
理
斯
寫
︽
接
吻
的
起
源
︾
，
引
一

位
法
國
學
者
在
上
海
舞
台
所
見
，
指
丑
角﹁
香﹂
花
旦
的
臉

孔
，
這
就
是
接
吻
，
那
真
是
滑
稽
之
至
！
男
女﹁
香﹂
臉
孔
，

只
是﹁
親
嘴﹂
的
踏
腳
石
。
昔
時
中
國
人
保
守
，
知
書
識
禮
，

又
怎
會
當
眾
親
嘴
？

中
國
還
有﹁
哺
菜
式
親
嘴﹂
，
即
是
男
或
女
口
含
菜
餚
，
送

進
對
方
口
中
。
既
有
哺
菜
。
又
有
哺
酒
，
不
特
青
樓
有
之
，
私

家
大
宅
亦
有
之
，
這
種
行
為
，
秋
笛
說
：﹁
把
接
吻
的
世
界
予

以
展
拓
，
容
許
外
物
加
入
，
使
行
為
複
雜
化
，
享
受
多
元

化
。﹂︽

西
廂
記
︾
演
述
唐
時
元
微
之
誘
姦
崔
鶯
鶯
的
事
跡
，
元
微

之
始
亂
終
棄
，
還
在
朋
輩
間
誇
耀
豔
史
，
又
作
︽
鴛
鴦
傳
︾
、

︽
會
真
詩
︾
，
與
朋
輩
集
體
唱
和
，
長
詩
有
句﹁
朱
唇
暖
更

融﹂
，
講
的
就
是
親
嘴
；
杜
牧
唱
和﹁
笑
吐
丁
香
舌
，
輕
撫
楊

柳
躬﹂
，
將
整
個﹁
舌
戰﹂
場
面
繪
聲
繪
形
說
出
來
。

中
國
式
接
吻
，
實
在
比
洋
鬼
子
更
見﹁
豔
厲﹂
。
法
式
接

吻
，
不
敵
；
英
式
接
吻
更
望
塵
莫
及
。

下
篇﹁
床
頭
字
典﹂
，
收
有
關
性
的
字
，
看
似
不
正
經
，
實

則
正
經
得
很
，
因
那
是
學
術
研
究
了
。
如
說﹁
溪﹂
，
本
是

﹁
澗﹂
之
義
。
後
來
有
指
為
女
性
生
殖
器
。
秋
笛
說
：﹁
大
溪

地
之
名
，
是
人
人
知
道
的
，
未
必
人
人
知
道
其
得
名
之
由
來
，

據
說
就
為
了
當
初
該
地
的
粵
籍
華
僑
，
以
土
女
之﹃
蹊﹄
特

大
，
戲
作
此
稱
，
西
人
初
到
時
照
錄
為
正
式
地
名
。﹂﹁
蹊﹂

變﹁
溪﹂
。﹁
蹊﹂
本
是
未
經
人
走
動
的
小
徑
，
走
動
多
了
就

成
小
徑
。
詩
經
注﹁
蹊﹂
云
：﹁
先
無
行
道
，
初
為
徑
路
之

名
。﹂
秋
笛
說
：﹁
這
簡
直
是﹃
開
闢
鴻
濛﹄
的
意
義
了
。﹂

書
中
對
性
字
解
釋
甚
多
，
此
處
不
再
細
說
，
讀
者
諸
君
快
往

圖
書
館
一
借
，
躲
進
床
上
擁
大
被
，
浪
漫
一
番
可
也
。

開春浪漫談

C
O
O
L

魔
魅
力
沒
法
擋
，
那
個
下
午
他
戴
着

太
陽
眼
鏡
，
穿
着
黑
皮
褸
走
進
香
港
電
台
大
堂
，

即
引
起
現
場
少
女
的
尖
叫
，
張
智
霖
實
在
跟
廿
三

年
前
別
無
兩
樣
，
一
樣
的
陽
光
大
男
孩
。

這
位
當
年
從
澳
洲
回
港
度
暑
假
的
學
生
，
藉

着
表
姐
上
山
安
娜
的
關
係
加
入
了
樂
壇
。﹁
我
移
民
前

與
表
姐
等
十
多
廿
人
同
住
在
灣
仔
一
間
五
百
多
呎
的
屋

子
裡
。
八
、
九
歲
已
見
過
不
少
明
星
到
訪
，
露
雲
娜
、

肥
媽
和
梁
家
輝
哥
哥
。
我
從
來
沒
想
過
加
入
娛
樂
圈
，

只
想
做
一
個
生
活
產
品
的
發
明
人
。﹂

︽
現
代
愛
情
故
事
︾
面
世
，
張
智
霖
和
許
秋
怡
被
撮

合
成
一
對
，C

hiLam

坦
言
對
秋
怡
有
感
覺
，
只
是
沒

有
發
展
，
回
想
起
來
，
是
一
件
青
葱
美
麗
的
往
事
。
實

在
，C

hiLam

命
中
注
定
有
個
非
常
太
太
︱
︱
香
港
小

姐
、
兩
屆
影
后
的
袁
詠
儀
。
九
三
年
他
們
在
北
京
結
片

緣
，
靚
靚
主
動
約
會
智
霖
吃
火
鍋
，
就
這
樣
他
們
戀
起

來
了
。

有
指C

hiLam

是
追
女
仔
聖
手
，
他
搞
笑
的
承
認
，

否
則
又
怎
可
以
追
袁
靚
靚
到
手
。﹁
拍
拖
有
個
不
變
的

定
律
，
開
始
互
相
欣
賞
，
接
着
互
挖
短
處
，
再
而
分

手
，
又
去
展
開
另
一
段
感
情
…
…
既
然
情
投
意
合
，
我

決
定
不
換
了
。﹂
不
單
不
換
，
很
快
也
就
公
開
了
。

﹁
我
們
都
不
習
慣
地
下
情
，
太
辛
苦
，
公
布
天
下
，
舒

服
晒
。
也
是
對
對
方
的
一
種
尊
重
。﹂

九
三
年
拍
拖
，
靚
靚
獲
最
佳
新
人
獎
，
九
四
、
九
五

年
得
影
后
大
獎
，C

hiLam

沒
有
自
卑
和
消
極
，﹁
她

跟
我
走
在
一
起
連
連
獲
獎
，
證
明
我
對
她
的
啟
發
有
多

大
，
哈
，
我
旺
女
朋
友
呀
！﹂C

hiLam

依
然
努
力
，

直
至
拍
了
︽
十
月
初
五
的
月
光
︾
，
初
哥
哥
大
受
歡

迎
，
獲
得
了
最
受
歡
迎
角
色
獎
項
，
工
作
有
了
成
績
，

他
決
定
在
新
加
坡
向
女
友
求
婚
。

二○
○

一
年
他
買
了
兩
盒
小
首
飾
，
燭
光
晚
餐
中
，
他
先
送
一

盒
，
靚
靚
滿
心
歡
喜
以
為
是
求
婚
戒
指
，
打
開
，
耳
環
一
對
，
難

免
失
落
。
鬼
馬
的C

hiLam

等
了
一
陣
子
才
將
另
一
盒
奉
上
，

噢
，
真
的
是
戒
指
，
開
心
得
不
用
他
跪
下
也
答
應
了
婚
事
。

婚
後
五
年
，
宣
布
懷
孕
：﹁
太
好
了
，
是
最
好
的
年
份
，
婚
後

適
應
了
，
平
淡
了
，
孩
子
就
是
最
佳
添
加
劑
。﹂C

hiLam

愛
魔

童
，
最
愛
帶
他
無
牽
無
掛
的
四
處
跑
，
他
要
將
兒
時
失
去
的
父
愛

補
償
給
兒
子
，
也
因
父
母
離
異
的﹁
加
持﹂
，
他
要
擁
有
一
生
一

世
的
婚
姻
。

好
一
個
愛
家
的
大
男
人
，
他
提
醒
粉
絲
們
：﹁
你
喜
歡C

O
O
L

魔
，
我
很
高
興
，
因
為
這
個
角
色
是
飛
機
師
，
多
情
多
女
朋
友
，

私
底
下
我
又
是
個
明
星
，
有
幸
福
家
庭
，
但
，
我
想
大
家
知
道
除

了
表
面
，
擁
有
正
能
量
和
健
康
人
生
觀
最
為
重
要
。﹂
我
也
愛

C
O
O
L

魔
真
人
版
，
香
港
正
需
要
這
樣
形
象
的
偶
像
！

Chi Lam正能量的偶像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今
時
今
日
，
早
上
吃
米
飯
的
香
港
家
庭
已
經
不
多
。

一
是
大
清
早
煮
飯
實
在
麻
煩
，
更
大
的
原
因
是
吃
不

下
。
早
上
吃
米
飯
，
卻
是
日
劇
常
見
的
情
節
。
不
過
城

市
化
的
生
活
方
式
，
港
人
多
是
喝
杯
茶
吃
個
包
就
算
。

這
幾
天
極
冷
，
有
天
深
夜
突
然
很
餓
。
到
六
點
多
起

來
，
想
吃
米
飯
，
於
是
洗
米
煮
飯
，
在
飯
面
蒸
點
冬
菇
，
又

烚
了
隻
蛋
，
吃
後
通
體
暖
和
，
精
神
飽
滿
，
對
那
天
的
信
心

大
增
。
工
夫
是
多
了
，
但
清
早
來
碗
熱
飯
，
令
人
感
覺
傳
統

生
活
的
喜
悅
。

小
學
時
冬
天
，
很
多
家
庭
都
是
清
早
煮
飯
吃
的
，
到
中
學

全
日
制
，
更
把
飯
餸
放
進
熱
壺
，
一
道
解
決
午
餐
問
題
，
有

益
又
省
錢
。
最
辛
苦
的
是
老
媽
，
五
點
多
便
要
起
來
淘
米
煮

飯
，
餸
通
常
是
蒸
豬
肉
，
貪
其
飽
肚
，
配
點
冬
菇
絲
或
蝦

醬
，
全
家
都
吃
，
有
時
還
會
有
臘
腸
。
最
記
得
老
媽
早
上
起

來
，
馬
上
一
手
拿
水
煲
煲
水
沖
茶
，
一
手
拿
電
飯
煲
趕
忙
淘

米
，
十
多
廿
年
都
如
是
。

現
在
部
分
茶
樓
仍
保
留﹁
古
風﹂
，
即
早
茶
設
盅
頭
飯
，

北
菇
雞
飯
、
鳳
爪
排
骨
飯
、
窩
蛋
牛
肉
飯
，
以
前
吃
的
多
是

體
力
勞
動
的
工
人
。
不
吃
飯
，
沒
氣
力
工
作
，
粒
粒
吃
光
。

以
前
的
飯
很
大
盅
，
現
在
的
小
多
了
，
吃
的
人
也
當
是
點
心

淺
嚐
，
不
單
飯
吃
不
完
，
餸
也
只
碰
碰
而
已
，
很
浪
費
。

其
實
早
上
要
吃
得
下
熱
飯
，
必
先
調
校
生
活
方
式
。
要
是
晚
上
八
九

點
才
吃
晚
餐
，
十
二
點
多
才
睡
，
你
早
上
必
不
會
有
胃
口
吃
米
飯
，
因

腸
胃
負
荷
不
來
。
但
如
黃
昏
六
點
半
已
吃
完
晚
餐
，
十
點
多
睡
覺
，
到

第
二
天
早
上
六
七
點
，
已
十
二
小
時
沒
進
食
，
合
該
很
餓
，
這
時
吃
碗

熱
飯
加
點
菜
，
便
是
一
大
樂
趣
，
腸
胃
也
很
受
用
。
跟
着
，
如
你
中
午

十
二
時
左
右
吃
午
飯
，
晚
上
六
時
吃
晚
餐
，
養
成
定
時
飲
食
、
早
睡
早

起
、
和
待
食
物
完
全
消
化
才
入
睡
的
良
好
習
慣
，
人
也
必
更
健
康
。

現
實
卻
是
，
很
多
年
輕
女
同
事
早
餐
只
是
一
杯
咖
啡
，
中
午
也
是
咖

啡
加
件
鬆
餅
，
下
午
是
奶
茶
配
多
士
，
晚
上
九
點
多
才
去﹁
老
蘭﹂
吃

飯
，
喝
杯
酒
吃
幾
口
沙
律
，
第
二
天
六
點
多
起
來
又
一
杯
咖
啡
。
既
羡

慕
她
們
青
春
無
敵
，
更
擔
心
她
們
的
健
康
。

早飯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好
友
奇
怪
為
何
每
到
春
節
，
總
是
見

不
到
我
蹤
影
，
不
知
消
失
在
哪
個
角
落

避
年
？

由
小
到
大
，
都
不
太
喜
歡
農
曆
新
年

的
氣
氛
。
小
時
候
，
年
三
十
夜
，
父
母

親
帶
着
五
個
小
朋
友
由
老
遠
的
九
龍
渡
海

到
港
島
的
祖
父
家
吃
團
年
飯
、
守
歲
、
直

至
年
初
一
中
午
吃
罷
齋
菜
，
又
要
趕
回
九

龍
外
婆
家
拜
年
，
吃
過
初
一
晚
飯
才
能
回

家
好
好
睡
一
覺
。
還
有
接
着
的
初
二
、
初

三
要
到
大
姨
、
大
舅
等
家
中
拜
年
，
直
是

身
心
俱
疲
！

出
來
社
會
工
作
後
，
因
為
工
作
崗
位
，

各
式
春
節
團
拜
活
動
都
要
參
與
，
只
能
嘆

一
句﹁
人
在
江
湖
、
身
不
由
己﹂
。
家
中
母
親
大
人

主
政
，
雖
然
她
已
是
開
通
異
常
，
一
應
繁
文
縟
節
，

可
簡
則
簡
，
大
除
夕
的
團
年
夜
飯
、
初
一
的
祖
輩
拜

年
，
總
也
是
少
不
了
的
，
至
於
親
朋
戚
友
的
家
家

拜
，
則
是
悉
隨
尊
便
，
民
主
得
很
。

直
到
從
火
線
退
下
，
母
親
大
人
也
在
仙
界
與
父
親

攜
手
共
賀
春
節
，
自
是
大
條
道
理
，
逃
之
夭
夭
，
離

開
這
個
充
斥
着
過
多﹁
恭
喜
發
財﹂
的
香
港
，
找
一

個
寧
靜
的
角
落
，
按
自
己
的
規
劃
，
享
受
一
下
孤

獨
、
但
不
寂
寞
的
春
節
。

過
去
十
年
，
日
本
是
旅
遊
最
多
的
地
方
，
從
南
到

北
，
差
不
多
都
去
過
了
。
東
京
、
北
陸
、
關
西
一
帶

曾
是
春
節
避
年
的
目
的
地
，
就
是
未
曾
在
冰
天
雪
地

下
的
北
海
道
度
歲
，
心
血
來
潮
下
，
決
定
就
往
北

走
，
一
嘗
雪
下
泡
溫
泉
、
啖
北
海
道
蟹
、
賞
冰
雕
雪

祭
的
春
節
。

想
不
到
，
這
個
冰
雪
春
節
意
念
，
會
演
變
成
一
連

十
天
在
日
本
與
冰
雪
的
無
縫
邂
逅
！

春節外遊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新加坡果真是一個「花園之國」！它那鮮花爛
漫的花園和葱鬱的公共綠地，就像一幅鋪錦疊翠
的偌大風景畫，靚麗了大片國土；那全世界少見
的大面積熱帶雨林，以及全國70％以上的森林覆
蓋率，更令世人矚目。所以，一踏上這塊土地，
就讓人有身入仙境之感。
我們走出機場的候機大廳，乘車向市區行駛，
沿途但見草綠花紅，樹影婆娑，滿眼盡是花的海
洋，綠的世界。車行一段路程，路面忽然變得更
寬、更直，隔離帶全是用木桶栽植的鮮花連接而
成。原來這是為備戰而設的。一旦爆發戰爭，將
花盆一搬，這馬路就成了起降飛機的跑道。新加
坡人儘管生活富裕，環境優美，但並未「樂而忘
憂」。他們能「居安思危」，和平的時候想到戰
時，這種清醒的民族意識確實令人敬佩。
進入市區，「大花園」的風采更加迷人：一幢
幢現代化的高層建築鱗次櫛比，盡被一片片草
坪、花壇、小型公園簇擁着；大街寬闊潔淨，花
樹掩映。到處是綠樹鮮花，到處風景如畫。尤其
令人稱奇的是，這樣一座大城市，交通秩序竟出
奇的好。儘管見不到值勤的警察，但行駛的車輛
井然有序。我們常見的超車搶行、隨便停靠及闖
紅燈等現象，在這裡很難見到。據說這樣好的交
通秩序，一是由於國民素質高，政府重視安全教
育；二是因職能部門不徇私情，嚴格執法。法律
規定對違反交通規則者要嚴加處罰。
到達市內，已是午後。我們在一家飯店吃了午
飯，飯後在統一大酒店住下。剛剛安頓下來，就
到了集合時間——下午兩點半，導遊便帶領我們
出去遊覽。我們在市區轉了兩家商店，便驅車直

奔新加坡著名的風景遊覽勝地聖陶沙。
聖陶沙位於新加坡南邊的海中，是新加坡本島

外最大的一個島嶼，面積4.4平方公里。它距新加
坡南岸僅半公里之遙。昔日這裡曾是無人居住的
荒島，海盜將它當成埋葬死人的墓場，故有「死
人的脊背」之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裡成了
英國的海軍基地。英軍撤離後，新加坡政府才將
它開發成一個旅遊勝地，每年有上百萬世界各地
的遊客來此觀光遊覽。
我們一踏上聖陶沙，便感到是走進了一幅立體

的風景大畫之中。那銀色的海灘，翠綠的樹林，
濃密的竹林，疏密有間的花圃……在燦爛的陽光
和一塵不染的清風的撫弄下，盡顯仙境風采。人
們在這裡，可以盡情地領略大自然無私的恩賜。
全島遊覽區可分兩大部分：水上，有一個1.2公里
長、137米寬的人工湖，可供游泳、划船；陸上，
建有珊瑚館、海事博物館、蝴蝶館、昆蟲館、新
加坡先驅人物蠟像館、奇石博物館等專業博物館
和各種娛樂設施，供人們參觀遊覽。
我們先乘上環島而行的單軌高架列車，緩緩地
周遊全島，將全島風光盡收眼底。列車在每一個
風景點都有停靠站，停下來供遊客上下。上下車
的遊客秩序井然，不時地有小猴子從樹上跳下
來，跟等車的遊客玩耍嬉戲。導遊告訴我們，這
些動物在這裡得到嚴格的保護。在新加坡，人們
愛護動物的自覺性很高，隨便虐待動物被視為犯
罪。他還說，在新加坡的國土上，不但動物是安
全的，人的安全程度更高。你深更半夜到這些樹
林中來，即便是單身女性，也不會發生意外。這
種良好的社會秩序，確實令人羨慕。

從單軌列車上下來，導遊先引我們參觀亞洲首
屈一指的「海底世界」。這座耗資2700萬元新幣
（新幣1元約相當於人民幣6元），歷時兩年才建
成。在「海底世界」中，有一龐大的圓柱形透明
玻璃塔，塔內養着4000多條海魚和珊瑚、海綿、
海參、海葵等各種顏色的海底動物。我們站在電
梯上，沿地底下特設的玻璃隧道緩緩地旋轉前
進，只見形形色色的大海魚在眼前和頭頂往來穿
梭，奇異繽紛的海底世界逼真地再現面前，使人
猶如置身大海「龍宮」之中，頭腦中充滿新奇的
幻想……
我們參觀的另一個重要景點就是蠟像館。新加

坡的蠟像館有點像我們過去的「階級教育展覽
館」，在這裡既能了解新加坡的歷史，又能受到
愛國主義教育。館裡陳列的對新加坡有過重要貢
獻的先驅人物的蠟像，大小和真人一樣，形象非
常逼真。另外還塑造了9個有代表性的歷史場
面，包括一群群衣衫襤褸的中國逃難者背井離
鄉，遠渡重洋，在新加坡這個荒島上開發、創業
的情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軍在新
加坡燒殺搶掠，英國總督向日本侵略軍投降的情
景；還有1945年9月，日本佔領軍投降的狼狽場

面……通過這些歷史場面的塑造，再現了從14世
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新加坡的社會風貌。
新加坡政府建蠟像館的目的，除了使遊客增加對
新加坡的感性認識外，還有重要的一面，就是教
育後代人，不要忘記過去，熱愛自己的祖國。
新加坡有如此好的生態環境，固然有賴於優越
的社會制度和嚴格的管理措施，同時，也離不開
國民對環保的高度重視。新加坡人素質高，環保
意識強。他們不但能自覺遵守各項規章制度，人
人為環保事業盡職盡責；同時對破壞生態環境的
現象也毫不容情。就在我們到達新加坡的當晚，
當地電視台播出了一則這樣的新聞：幾個中國遊
客因在大街上隨地吐痰和亂丟污物，被執法人員
發現，依法進行處罰，讓他們穿上清潔工人的工
作服，在大庭廣眾中清掃馬路。電視台還專門就
此事展開了討論。有人認為，這些人是外國客
人，應該網開一面，免於處罰。但大多數人都認
為，不管甚麼人，也不管哪國公民，只要違反了
新加坡的法律法規，破壞生態環境，就應該受到
懲處。這從一個側面，進一步反映了新加坡人高
度自覺的環保意識。而這種意識，不正是造就和
維護「花園之國」的重要精神力量？

「花園之國」巡禮

百
家
廊

戴
永
夏

十
年
河
東
，
十
年
河
西
。
世
界
風

水
輪
流
轉
，
地
運
不
同
各
行
各
業
同

樣
也
有
運
轉
乾
坤
。
香
港
是
福
地
行

八
運
。
當
下
環
球
各
地
不
少
地
方
發

生
自
然
災
害
，
地
震
、
風
災
、
水

災
，
今
年
更
多
了
暴
雪
成
災
。
幸
運
的
香

港
無
天
災
卻
不
幸
現
人
禍
，
經
常
見
到
某

些
別
有
用
心
者﹁
搞
搞
震﹂
甚
至
揚
言

﹁
佔
中
環﹂
圖
打
擊
經
濟
破
壞
繁
榮
。

前
一
陣
子
，
有
朋
友
舉
家
赴
英
國
度

假
，
歸
港
後
拿
出
照
片
予
我
看
。
卻
原
來

他
們
在
倫
敦
旅
遊
為
名
，
置
業
是
真
。
小

孩
快
中
學
畢
業
了
，
家
長
準
備
送
子
女
往

英
讀
大
學
，
媽
媽﹁
陪
太
子
讀
書﹂
，
趁

英
國
物
業
市
道
旺
，
順
道
看
中
住
宅
單

位
，
不
枉
此
行
。
陪
讀
有
自
己
物
業
，
住

得
安
心
，
小
孩
畢
業
後
又
可
以
當
投
資
，

預
期
物
業
升
值
。
不
過
，
投
資
要
計
風

險
，
英
國
息
升
在
眼
前
。
近
年
香
港
因

﹁
雙
辣﹂
招
式
遏
樓
價
，
投
資
環
境
也
愈

覺
差
了
，
香
港
樓
市
無
論
一
手
或
二
手

樓
，
量
價
齊
跌
。
最
受
影
響
行
業
當
然
是

物
業
中
介
行
。
老
闆
丑
盡
六
壬
，
不
想
流

失
員
工
，
惟
有
轉
型
留
伙
計
。
結
果
是
已

有
中
介
行
加
入
代
理
海
外
物
業
買
賣
。
英
國
是
熱
門

地
之
一
。

今
屆
特
區
政
府
擺
明
車
馬
，
要
打
遏
樓
價
，
健
康

發
展
首
先
要
加
強
供
應
，
數
據
多
少
是
公
開
秘
密
。

再
加
上
，
內
地
經
濟
是
否
真
如
往
常﹁
一
帆
風

順﹂
，
從
內
地
人
拿
着
一
喼
喼
「
人
仔﹂
南
下
親
到

地
盤
買
樓
的
景
象
似
一
去
不
復
。
反
而
，
看
到
有
豪

宅
蝕
讓
千
千
聲
急
急
想
拋
售
手
中
貨
者
也
。
新
界
樓

照
計
劃
供
應
量
最
多
，
看
各
大
地
產
商
現
時
也
急
推

新
樓
盤
，
用
上
多
種
優
惠
吸
客
，
或
者
說
白
點
是
鬥

低
定
價
去
搶
客
。
馬
年
新
十
五
還
未
過
，
政
府
又
急

急
低
價
推
出
新
界
兩
地
皮
。
近
日
天
氣
低
至
十
度
以

下
，
業
主
更
感
雪
上
加
霜
。
二
手
樓
業
主
擴
大
議
價

空
間
，
反
而
嚇
窒
買
家
，
慢
慢
考
慮
未
敢
貿
然
入

市
。
有
業
主
索
性
封
盤
不
賣
。
其
實
，
好
勝
的
業
主

一
時
之
間
未
適
應
到
市
價
的
下
滑
。
要
面
對
事
實
，

減
低
樓
價
接
近
市
價
自
然
會
有
買
家
成
交
的
。
眼
看

市
場
在
變
之
時
，
置
身
此
間
必
要
搶
先﹁
就
價﹂
。

否
則
正
所
謂﹁
執
輸
行
頭
慘
過
敗
家﹂
，
不
要
做
最

後
者
，
而
要
做
最
先
行
者
，
才
能
站
立
不
敗
之
地
。

十
年
河
東
，
十
年
河
西
，
要
懂
得
看
風
駛
悝
呀
。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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